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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人生

金俊烨

每当提及我缘何喜欢并且尊敬中国人的时候 ,我常要强调 ,这是因为中国人讲信

义、勤劳、谦虚 ,有极强的灿烂文化创造力、有宽阔的胸襟 ,能包容并有条不紊的处理

每一件事情 ,以及具有能忍耐的平和性格的缘故。这是我一生与很多中国人交往过

程中得出并确信不疑的想法 ,我认为杨通方教授正是一位很好的代表。1944年 ,在徐

州附近 ,我从日寇那里逃脱 ,参加了中国游击队 ,后与韩治隆队长等很多中国人一起

抗日 ,因此开始对中国人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在六千里的长征中 ,在重庆韩国临时政

府以及参加西安韩国光复军时 ,认识了许多中国人。特别是二次大战后 ,在中国国立

东方语专执教的时候 ,认识了姚南校长、张礼千教务主任和很多学生。在中国中央大

学(现在的南京大学 )的研究生院学习的时候 ,也结识了很多朋友 ,在台湾大学认识的

师生以及 1988年以后每年 3到 4 次访问中国时结识的很多中国学者 ,我的结论正是

由此而得来的。
在与如下诸位朋友的亲密交往过程中 ,我更进一步坚定了对于中国人的认知。

他们是在中国东方语专一起执教过的北京大学的陈玉龙和陈炎教授 ,通过杨通方教

授介绍结识的季羡林、周一良、王学珍、李滔教授 ,以及吴树青、郝斌、何芳川、迟惠生、

徐凯、宋成有、刘金质、韩振乾、葛振家、徐万民、沈定昌、尹保云教授及北京大学历史

系的诸位教授 ,社会科学院的汝信、沈仪琳、宣德五、赵习教授 ,以及北京语言文化大

学的许维翰教授、辽宁大学的冯玉忠校长和出色完成第一任驻韩大使任务的张庭延

先生。人们常说想要了解一个人 ,可以通过了解其朋友的方式了解他本人。杨教授

介绍的学者们不仅学识渊博 ,而且都谦虚、平易近人 ,是胸襟坦荡、德高望重的贤德之

士 ,能够与他们相识 ,我感到无比的高兴。

我和杨通方教授的深厚情谊始于 1946 年 2 月 ,当时我在东方语专韩语科担任讲

师。时至今日 ,已有 58个年头了 ,此间我们亲密的相处之事实已不仅在韩国而且在
中国学术界里广泛流传。详情杨教授已经记述多次 (例如 , 1996 年北京大学韩国研究

中心出版的《金俊烨先生致力韩中文化与学术交流五十年专辑》中刊载的杨教授的文

章《师从金俊烨先生 50年》) ,在此不再赘述。

在重庆和南京的东方语专的时候 ,杨教授在汉城大学留学的时候 ,两国未建交的

36余年的空白后 , 1986年与杨教授在美国洛杉矶再度重逢 , 1988 年我出访北京时的

再度重逢 ,1991年为促进韩国学的发展 ,与杨教授通力合作在北京大学创建韩国研

究所 ,这些都是我与杨教授之间珍贵的回忆。

但是 ,听说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杨教授因为到汉城留过学而陷入困境 ,我感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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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难过 ,因为我正是当初建议杨教授到汉城留学的“罪魁祸首”。
杨教授听从我的建议 ,到汉城大学学习历史。师从当时韩国历史学界泰斗李丙

寿教授。李教授亲切而严格的指导对其学问的形成产生巨大的影响。杨教授一生致

力于韩国史的研究 ,出版了很多著作。并成为今日中韩两国学界的泰斗 ,为此我感到

十分的高兴。特别是在北京大学创办韩国学研究所以后 ,杨教授更与我一道竭力促

进中国其它高校韩国学研究所的发展。他不仅已成为韩国学研究的大家 ,而且为韩

中两国的友谊倾注了心血。

尽管我这一生都致力于海外韩国学的发展 ,但是在中国如果没有杨教授的积极

支持也不会取得今天这样的成果。

尽管我与杨教授之间有着长久的情谊 ,但倘若不是与杨教授在学术界通力合作

的话 ,感情恐怕也不会如此深厚 ;倘若杨教授不是执教于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

的话 ,同样也不会取得今天这样大的成果。

如同古语所说“与人共事 ,方知此人之真本事”。我与杨教授在中国共同为韩国

学的发展而努力工作的过程中 ,更进一步感到杨教授的学问之渊博 ,人品之高尚 ,能

力之强。这是我的坦率直言。历史是人创造的 ,杨教授担负着在中国发展韩国学以

及增进韩中两国友谊的历史使命。如果说我对于韩中友谊所做的一点点事情被称为

功劳的话 ,那么杨教授才是真正的有功之臣。

1946年 2月我与杨教授初次相识的时候 ,我 26 岁 ,杨教授 22 岁。岁月流逝 ,今

天已为杨教授庆祝 80大寿了。如今 80 岁大寿 ,相当于过去的 60 寿辰。随着医学的
发展 ,今天人类可以活到 125 岁。因此 ,我真诚地祝愿杨教授健康长寿。长寿意味着

能够做出更多的业绩。

杨教授业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所以我相信杨教授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是在学

术界、教育界还是在韩中两国友谊方面 ,都必将作出更大的贡献。

杨教授的一生是人生成功的真实写照。

2004年 2月 15日于韩国汉城

(作者为韩国社会科学院理事长 )

2 韩国学论文集  第十二辑



一片赤诚的学术探索

白  锐

在祖国大地掀起翻天覆地的变化 ,社会主义经济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我国在世

界上的地位显著提高 ,社会、科学、教育不断以崭新的面貌发展的今天 ,我们为杨通方

学长祝贺他的八十华诞 ,感到由衷的高兴。

杨通方学长是我国早期留学韩国的一位学有成就的留学人员 ,他就读于韩国著

名大学汉城大学 ,攻读朝鲜史学。在他青年时期就怀着为祖国服务的远大理想 ,随着

当时在华任教、现为韩国社会科学院理事长的韩国著名学者金俊烨博士远赴汉城深

造。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 ,他认为在异国他乡终究不是归宿 ,当时 ,又逢新中国成立 ,

深深打动着一位青年学子的心 ,于是 ,杨先生在战火烽飞下冒着极大危险 ,抱着为新

中国服务的决心 ,毅然离开韩国踏上祖国的土地。

杨先生任教北大东语系朝鲜语教研室 ,当时我正值学生时代 ,在学时期我也受到

杨先生的教诲。后来 ,我从北大东语系朝鲜语专业毕业后留校 ,继朝鲜来华执教的柳
烈教授担任了北大朝鲜语教研室主任的工作 ,从此与杨通方学长同在一个单位工作。

70年代末期 ,因工作需要我虽然离开教学岗位 ,但与杨先生却始终没有中断联系。90

年代我退下之后 ,杨先生担任北大韩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时 ,我又应聘在该中心作研究

工作。因此 ,我们之间的同业交往和友谊往来整整延续了半个世纪。

杨先生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很难用简短的文字或话语表达的。他学成回国

在特殊的环境下 ,遇到坎坷不平的此事彼事。但是 ,最为可贵的是他能正确对待事

态 ,一颗报效祖国的赤诚的心从不动摇。在我们长期共事期间 ,他为在我国建立一个

研究朝鲜语的基地 ,始终是以百倍的热情对待工作。他主张语言是交流的手段 ,是我

国与外国开展外交往来不可缺少的工具 ,因此培养外语人才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杨

先生以他精深的韩国语和汉语修养 ,为学生开设了翻译课程 ,不仅如此 ,他还强调只

注重语言教学是不完全的 ,全面的培养人才应是让我们的学生了解外国的历史、文
学、政治、经济。正是在杨先生的正确建议下 ,朝鲜语专业设立了朝鲜概况、历史等

方面的课程 ,并且由他亲自给学生长期授课 ,使学生受益匪浅。他与其他的老师共同

培养的学生 ,日后有的成为著名学者教授 ,有的成为我国驻外大使等各级外交官 ,还

有的成为部队的将领 ,不愧是桃李满天下。解放后在北大东语系始创朝鲜语专业 ,因

此基础差、底子薄 ,这就需要一大批奋勇开拓者。我们在工作中提出编写《朝汉词

典》、《汉朝词典》以满足教学的需要 ,杨先生力主办好此事 ,并且投入了巨大的力量 ,

花费了许多心血 ,历经数年与其他同事共同完成了编写工作。数百万字的巨著为我

国学子掌握这一陌生的语言 ,开展政治、经济、外交、科教以及各项研究工作提供了必



要的帮助。

“学成归国 ,报效祖国”,为人民做有益的工作 ,这就是杨通方学长给我们教育事

业留下的不可磨灭的业绩 ,使我们永志难忘。杨先生对人对工作总是以热情、诚挚相

待 ,他遇到逆境也能正确对待 ,从不气馁 ,坚信真理 ,坦诚自信。一次 ,我们接到《人民

日报》送来的一篇著名的朝鲜短篇小说 ,对方准备在该报副刊上发表。我们接得此文

后 ,委托杨先生执笔翻译。记得那时正是杨先生环境“最不顺利”的时刻 ,但是 ,杨先

生却抛弃客观压力 ,排除心头烦事 ,以流畅的汉语很快译出。该篇小说刊登在《人民

日报》副刊上。杨先生不管遇到多大风雨 ,从不说假话 ,不歪曲事实 ,不见机行事 ,毫

无怨言 ,这正是他一颗爱国心的具体体现 ,也是我国真正知识分子的固有美德 ,他的

这种作风与言行一直影响着下一代。

我和杨先生重新接触 ,那是在 20 世纪的 90 年代。1992 年中韩建交 ,在我国外交

史上展开了新的一页 ,而早在 1991 年 ,在杨通方先生主持下北大就成立了“北京大学

韩国学研究中心”。从此 ,我国有了研究相隔数十年之久的韩国问题的科研单位。杨

先生不顾年事已高 ,亲自率领各方研究人员 ,汇合各个有关学术单位开展了这一崭新

课题的研究工作。据不完全统计 ,几年来共出版了五十多种中韩方面的译著和专著 ,

每年还出版中国学者撰稿的论文集。这一时期北大韩国学研究中心举办了国际、国

内学术讨论会达十余次 ,规模最大的是“第五届亚太地区韩国学国际学术会议”,与会

者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十几个国家 ,代表一百三十余人 ,发表论文九十余

篇。

在中韩两国互派学者访问方面 ,年年都有安排 ,通过北大韩国学研究中心或为之

牵线搭桥 ,实现人员交换为数很多。北大的历史系、中文系等都同韩国的相应大学互

派教授讲学 ,韩国汉城国家级图书馆奎章阁与北大图书馆建立了人员来往与图书资

料交换。北大韩国学研究中心的创立 ,是我国全面开展对韩国的了解与研究的良好

开端。继北大之后 ,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辽宁大学等多所大学如雨后春

笋 ,均分别成立了相应组织 ,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的学术团体、大学院校开展这一领域

的工作 ,并为之提供了诸多的有益依据。同时 ,通过人员交流加强了中韩两国人民之

间的了解 ,使中韩两国人民数千年的友好关系得到新的发展。

杨通方学长主持北大韩国学研究中心工作有十余年 ,他在中韩两国处于历史时

刻的这一段宝贵的时间里 ,可以说不遗余力 ,全力倾注 ,开拓新领域。除了大量的组

织工作外 ,他立足于改善中韩睦邻关系的国策 ,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我国在

国际关系中影响力不断的提高 ,以古论今 ,以今求后 ,大量引用中韩两国历史史料撰

写《论汉字文化圈》等论文 ,并发表中韩文化交流史方面的重要论述。

杨通方先生是我国研究韩国学的奠基人之一 ,他为祖国一生辛勤的工作是会被

后人记在心上的。他在韩国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 2001 年韩国授予杨通方教授名誉博

士学位 ,这是韩方首次授予中国学者学位称号。杨先生不尚空论 ,在和我的多次谈话

中 ,强调做任何工作都要“一步一个脚印、实事求是”,这句话看似普通 ,但在他的一生

中能始终做到这一点却是不容易的。任凭一时狂风骤雨 ,或荆棘丛生 ,他始终如一地

热爱祖国、热爱工作 ,并以诚挚的心态 ,一步一个脚印地踏着中国学者应走的道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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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
五十余年与杨通方学长相交 ,我所得到的教诲与启迪是很多的。今天是杨先生

八十华诞 ,相信我们的年华也会是与时俱进的 ,祖国的锦绣河山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

东方的太阳冉冉升起在地平线上 ,而夕阳又红似火 ,在杨通方先生八十寿诞之际 ,我

在这里热诚地祝贺杨通方先生健康长寿 !

(作者为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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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历练 ,老当益壮

夏应元

50 年前 ,我在周一良老师指导下治日本史 ,并曾讲授亚洲史。改革开放之后 ,又

着手研究中日关系史。这一领域 ,由于其外延牵涉到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特别是中日

韩成犄角之势 ,往往关系密切 ,遂成研究者之间进行学术切磋的机缘。而近 20 年来 ,

我在中韩 (朝 )关系史方面 ,得益最深的 ,则是来自杨通方先生。

杨先生早年毕业于南京东方语专的韩语系 ,后又去汉城大学攻读韩语及历史。

1951 年回国 ,来北大东方语言学系任教。但我与杨先生开始熟悉 ,则是在改革开

放后学术再现朝天之际。彼此都是沧桑历练之人 ,若干事情自然历历在目 ,难以忘

怀。

第一件事 :在 80 年代 ,周一良先生发起编纂《中外文化交流史》。这是在这一领

域空前的大部头研究。周先生邀请的撰稿人 ,几乎都是当代国内一流专家。当时杨

先生受周先生之邀 ,撰写中韩文化交流史部分。而我则在恩师严命之下 ,屡辞未成 ,

勉力完成了中日文化交流史部分。在撰述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过程中 ,可以说是我有

幸与通方兄的第一次合作。

那时 ,我刚从日本学术访问归来。我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期间 ,结识了

韩国访问学者、韩国唐史研究会会长卞麟锡先生。不久 ,卞先生来京访问。他也是

杨先生的老朋友 ,于是我们得以再度欢聚一堂 , 相与酬酢 , 更加敦睦了彼此的友

谊。  

杨先生是中国的韩国史领域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其开创之功为学术界所公认。

不仅如此 ,他的为人又极其亲切热情、敦厚朴实 ,凡有求教 ,无不倾囊相授。记得 ,那

年杨先生的恩师、韩国学术界的泰斗 ,德高望重的金俊烨先生来北大访问。杨先生十

分热情地主动把作为后辈的我介绍给金先生。此一学术之缘 ,使我得受前辈教益 ,收

获良多。

后来 ,经陈玉龙先生提议 ,组织杨先生和我 ,以及范毓周先生四人 ,分工撰写《汉

文化论纲———兼述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一书。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之下 ,得以顺

利完成。在杨先生认识的韩国大宇财团的资助之下 ,得以顺利出版 ,并且获得了国家

教委第二届高校出版社优秀著作奖。其中 ,杨先生功不可没。这是我有幸与杨先生

的第二次合作。

前几年 ,我曾与杨先生谈起 ,设想共同在中国考察中韩文化交流遗址 ,此议深得



杨先生的赞同。可惜因我去了日本 ,至今未能如愿 ,深以为憾。

最后 ,当通方兄八旬大寿之际 ,让我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 ,老当益壮 ,为发展中国

的韩国学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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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泪映丹心

何芳川

杨老师八十初度 ,精神矍铄。
从相识到相知 ,十数寒暑 ,匆匆而过。

印象最深的 ,是在燕南园杨老师家中的一次谈心。那天 ,我到老师家拜望 ,讨论

完了有关韩国研究中心的工作 ,谈话渐入深境。窗外树影婆娑 ,清茶一杯在手 ,正是

谈心时候。

不觉聊到家父。我向杨老师禀报了家父解放后自美归国效力 ,“文革”中却被打

成“美国战略情报特务”与“国民党 CC大特务”关进“牛棚”,苦熬岁月。我只顾埋头

诉说当时自己的痛苦心境 ,忽然感到屋内是那么静那么静 ,一直不时笑语插话的杨老

师那边 ,没了声音。

猛抬头 ,只见杨老师泪流满面 ,用一块大毛巾使劲在脸上擦来擦去 ;擦来擦去 ,仍

然是满面泪流。

心中“咯噔”一下。终于明白了许多。

终于明白了 ,杨老师的委屈。一个爱国知识分子 ,数十年横遭猜疑的委屈 ;

终于明白了 ,杨老师“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的心境。在年近

古稀的时候 ,拼老命工作 ,撰写中朝友好历史的论著 ;努力创办北大韩国研究中心 ,促

进中韩学术交流 ;

终于明白了 ,杨老师以那么大的爱心、关心帮助后辈学者 ;特别是我本人在学校

各种工作中都得到老师的大力热诚的支持 ,受益良多。

那是因为 ,杨老师有一颗爱国、报国的赤子之心。
这颗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报国之心 ,黄金、白金、珠宝、钻石 ,哪样能量出它的价

值 ? !

丹心无价。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亚太研究院院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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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五

在我书桌的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彩照 ,这张照片拍摄了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

心主任杨通方教授赴韩国高丽大学接受该校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的真实场景。蒙杨

先生不弃 ,他特意送给我一张。当我打开信封 ,一眼看到杨先生这张照片时 ,我不禁

感慨万千 ,心潮起伏 ,追忆往事 , 50 年前在沙滩红楼开始学习朝鲜语的情景 ,又栩栩

如生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1951年秋 ,我奉调由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转到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学

习。当时正值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时期 ,出于爱国热忱 ,我选学了朝鲜语。那时

还没有进行院系调整 ,北大仍在沙滩红楼 ,我们的教室就在红楼二层。朝鲜语科那时

有三位教师 ,两位是朝侨 ,还有一位就是在我国东方语专韩语科毕业 ,又去了韩国汉

城大学校文理科大学史学科留学归国的杨通方先生。记得我们一年级就是由一位朝

侨马超群先生和杨先生共同执教的 ,在学完了朝文 40 个字母发音和拼读后 ,即进入
了短句短文学习。那位马先生的母语虽是朝鲜语 ,但他并不善于从外语这个角度来

讲授朝鲜语。我们这些学生只能是鹦鹉学舌似的跟着他练习发音 ,朗读短句。只有

等到杨先生上课时 ,他才给我们分析句子的构成 ,讲解句子的含义。作为成人学习外

语 ,这是不可缺少的一步。尽管杨先生当时是初登讲坛 ,人也很年轻 ,但他的讲课还

是得到了我们班同学的好评。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 ,杨先生讲课认真负责 , 50 分钟

一个课时 ,没有一句是题外话。时隔 50 年 ,当我们班老同学聚首一堂 ,回忆当年红楼

的学习生活时 ,还是交口称道杨先生的讲课 ,异口同声地说在我们学习、掌握朝鲜语

这一工具的过程中 ,杨先生作为启蒙老师 ,为我们引路 ,带我们入门之功实不可没。

但是杨先生走过的教学、科研道路并不平坦。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 ,由于众所周

知的原因 ,他长期身处逆境。直到通过拨乱反正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 ,随着中韩

关系的逐步改善 ,特别是两国建交前夕和建交以后 ,杨先生的学术生涯才又焕发了青
春。这首先具体体现在他的学术研究成果方面。这段时期 ,在中韩历史关系这一学

科领域 ,他发表了一系列论著 ,如《先秦至后唐时期中国与新罗的关系》、《中外文化交

流史》(合著 )、《汉文化论纲》(合著 )、《汉唐时期中国与百济的关系》等。特别是《汉文

化论纲》,杨先生在第三章中系统论述了各个历史时期中朝文化交流的具体历程 ,此

书获得了中国 1991—1994 年高等学校优秀著作奖。杨先生不仅自己撰写著作 ,而且

还凭借他和韩国知名学者金俊烨教授的深厚的师生情谊 ,在金教授的关心和支持下 ,

创办了北京大学韩国学韩国学研究中心 ,并亲任中心主任 ,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韩国学

的学术研究 ,为中韩学术文化交流搭起了一座坚实的桥梁。



在这方面 ,我个人有着切身的体会。

我从 1959年自北大东语系研究生毕业后 ,直至 1979 年 ,一直都未离开过朝鲜语

教学岗位 (“文革”停课期间除外 ) ,主要担任精读课和语法课这两门课程。在近 20 年

的教学实践中 ,我结合自己在讲授朝鲜语时所遇到的一些重点问题和学生们在学习

中所遇到的一些难题 ,编写了《朝鲜语基础语法》,此书于 1978年完成定稿 ,并打印成

教材 (油印稿 )发给学生及有关一些单位作参考 ,获得好评。当时我所在单位曾与一

些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 ,但出版社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 ,都无意接受。我一气之下将

油印稿本压在我书桌的抽屉内 ,从此书稿在抽屉里一躺就是 14 年。1992 年 ,杨先生

在中心韩国学丛书编委会上了解到这一情况 ,通过编委会 ,决定资助出版此书 ,遂使

这一著作得以问世 ,于 1994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成为国内各大学韩语专业采用的

主要教材之一 , 1997 年又再次重印 ,并于 1999 年获韩国东崇学术奖。我想 ,若非杨先

生过问此事 ,此书稿恐怕至今还沉睡在抽屉里 ,无法面世。作为中心韩国学丛书的主

编 ,杨先生积极组织文、史、哲、政、经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撰写有关韩国学的专著 ,

并争取外援资助 ,予以出版。许多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

反响。若不是杨先生创造了这些有利条件 ,不少课题的研究根本就不可能上马 ,即便

是上了马 ,取得了研究成果 ,恐怕也会是命途多舛 ,最终摆脱不了被打入冷宫的命运。

中心在杨先生主持下 ,还组织国内学者赴韩访问 ,进行学术交流 ,促进了中韩学

者的友好往来和学术联系。1993 年 9月 ,我就和沈仪琳、赵习两位教授一起 ,被派往

韩国作为时一个月的学术访问。在此期间 ,我们拜见了韩国社会科学院理事长金俊

烨教授 ,访问了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我和赵习同志还访问了韩国国立国语研究院 ,

在汉城大学和高丽大学的国语国文学科作了有关韩国语的学术讲演。通过一系列的

活动 ,我们还结识了汉城大学、高丽大学、成均馆大学、庆熙大学等知名大学的许多著

名韩国语学者和教授 ,建立起两国韩语学者的深厚友谊。

在杨先生领导下 ,中心还精心组织了多次韩国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我有幸被邀

出席过几次会议 ,聆听了许多颇具学术价值的讲演和讨论发言 ,拓宽了学术视野 ,实

在是受益匪浅。这些高质量的论文还都被先后刊登在杨先生主编的《韩国学论文集》

上 ,作为中心的学报 ,《韩国学论文集》被认为是国内韩国学学界最有影响的学术刊物

之一。

当然 ,杨先生作为国内最具影响的韩国学学者之一 ,他不仅致力于北京大学韩国

学研究中心的学术活动 ,而且还超越这一范围 ,关心国内外整个韩国学学术界的学术

研究活动和发展动向。

杨先生是狷介之士 ,不善言辞 ,谦虚朴实 ,平易近人。他虽是我们的老师 ,但在平

时接触中却像对待朋友一样 ,倾听意见 ,乐于助人。2000 年 ,我与我单位的一位专家

合作 ,把训民正音创制的渊源问题列入我们的研究课题。此课题虽与中心的研究课

题无关 ,但当我们提出申请赴韩半年进行研究时 ,杨先生从推动韩国学学术研究的角

度出发 ,仍欣然同意 ,把我们推荐给韩国国际交流财团。虽然后来因故未能成行 ,但

是杨先生的支持和鼓励 ,令我们十分感动 ,我也因此增强了信心 ,坚持与那位专家通

力合作 ,终于完成了这一课题的研究。2003 年 ,我计划将我发表过的论文加以精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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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成册 ,出一本《朝鲜语文论集》,这使再次面临出版经费的问题。还是杨先生 ,同
意举荐我向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申请出版补助 ,获得批准 ,现此书已由开明出版社发

稿 ,正在排印之中。由此我联想到 ,在学术研究活动中 ,得到杨先生热心帮助者何止

我一人 ?这里且引用陈文寿先生在其著作《近世初期日本与华夷秩序研究》一书的前

言中所说 ,就足以证实这一点 :“在我攻读学位期间 ,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杨

通方教授一直给予热情的关注 ,他指导我扩大学术兴奋点 ,帮助我提高系统研究东亚

历史的能力。”为了推动中国的韩国学研究 ,这些年杨先生虽已年逾古稀 ,仍奔波于全

国各地 ,参与复旦大学、杭州大学 (现并入浙江大学 )、山东大学等各个大学韩国学研

究中心的学术活动 ,大力推进了中国的韩国学学术研究进程。

由于杨先生在韩国学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 ,和他在促进中国的韩国学研究、加强

中韩两国学术界学术文化交流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 2000 年 ,韩国著名的高丽大学

授与他以崇高的名誉博士学位称号 ,杨先生的学术成就终于得到了国内外韩国学学

术界的承认。当我收到杨先生给我的照片时 ,我打电话向他表示祝贺 ,一向谦逊谨

慎、朴实无华的先生跟我说了一句话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 :“这不仅是我个

人的荣誉 ,也是我国韩国学学术界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现在 ,每当我看到杨先生荣

获学位的照片 ,想到杨先生已届八旬高龄 ,仍在为韩国学学术研究作出不懈的努力

时 ,我这个晚生后辈就受到莫大的鼓舞 ,不敢稍有懈怠 ,总像有根鞭子在鞭策着我继

续迈开步伐 ,不断前进 !

2004 年 2月于万泉居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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